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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送子观音信仰的形成及其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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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化中历来就有“重生”“贵生”的思想，由此在民间形成了庞杂的生育神信仰。古印度的观音信仰 

中本来就有“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的内涵，传入中国以后，迅速与中国文化中的生育文化交融、叠合，观音送 

子的功能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观音信仰的主要功能之一，并形成了专职的形象——送子观音。随着送子观音信 

仰的不断传播，在各地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送子观音信仰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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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类就有“重生”“贵生”的传统，对 

生命充满着崇敬和期待。这种重生的思想亦贯穿于中 

国文化的始终， 诸如 “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 

是仁也”等等，都从不同的层面说明了“生”的重要 

性。具体而言，儒家文化讲究家族香火的永恒延续和 

族类生命的无限传递；道家思想则从女性生殖崇拜而 

推及大地万物的产生和成长，婴儿姹女成为其炼丹成 

仙的主要概念，其最终落着点都是在对“生”的开拓 

上。在民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母 

以子贵”等耳熟能详的谚语亦都是对“贵生”文化最 

通俗的注解。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都是男权制社会，女 

性没有任何权利，更没有财产的继承权。因此，传宗 

接代不仅关系到父系生命的延续，更决定了妇女在家 

庭中的地位和她们未来生活的依靠，这就使得中国妇 

女同男人一样，期盼生子的愿望非常急切。由此，重 

生、贵生文化又以“求子”为其最世俗、最直接的表 

现。求子行为，作为一种习俗，已经渗透到了岁时风 

俗、人生礼仪、神话传说乃至器物佩饰、衣食住行的 

方方面面，贯穿着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 

在这种生育文化中形成了庞杂的生育神信仰，其 

中尤以女神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性的生育神就 

有观音娘娘、九子母、碧霞元君、王母娘娘等。地方 

性的生育神则更多，闽台地区的临水夫人，在台湾地 

区则被称为注生娘娘；沿海地区的天后娘娘，它虽是 

海上的主宰神灵，但也掌管着生育；广东地区的金花 

娘娘也被称为是妇婴保护神；另外，还有天仙女、七 

娘妈以及锡伯族的喜利妈妈、 鄂伦春族的额古都娘娘、 

土家族的阿密麻妈、畲族的插花娘娘、壮族的花婆等 

等。为了那永不变更的希望，各地各民族都以自己的 

信念敬奉着各自的生育女神。当然，在诸多的生育神 

信仰中，尤以送子观音的信仰最为普及和执着。 

一、送子观音信仰的形成 

佛教里的观音菩萨，虽然相对比较晚才进入中土 

文化，但由于她能够很好地切合中国文化的特点，满 

足人们解难救苦的需要，因此，在民间历来就有很大 

的影响。在刚传入中国的六朝时期，人们就特别注意 

到观音送子的功能。在早期翻译出的关于观音的佛经 

《妙华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就有称念观 

音名号能“求男得智慧之男，求女得瑞相之女”的说 

法：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 

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 

植德本，众人爱敬。 [1] 

观音在其救苦救难的大慈悲下，对于生育竟然是 

如此的有求必应，于是，她迅速地与中土文化一拍即 

合，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则经文可以看出，在古印度 

佛教中，观音满足人们生育的渴望时是没有男女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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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就是说，观音送男送女都可以。但是，由于中 

国文化早在《易经》时代，在骨子里就埋下了男女有 

别、天尊地卑的基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 

陈，贵贱位矣” [2] 。长期的封建男权社会历程，使得 

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男子的社会地位 

极其凸显， 而女子只有在家生儿育女、 相夫教子的份。 

这种失调的男女地位影响到生育上，表现为人们不愿 

意生育女孩， “生女当如陪钱货” ，而特别渴望生养儿 

子。因此，佛教中的观音菩萨进入中国文化以后，也 

改变了印度佛教中送男也送女的本义，逐渐演变成一 

位主要送男的生育神。 

民间观音送子信仰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观音 

初入中土的时候，观音信仰还不是很普及，人们向观 

音求子的行为并不是那么主动，大都是受出家僧人的 

指点才跪拜观音求子的。如六朝唐临的《冥报记》中 

记载，信行的母亲久不得子，有沙门“劝念观世音菩 

萨。母日夜祈念，顿之有娠，生信行” [3] 。此类故事 

在《太平广记》卷 100和卷 101中收集更多： 

刘宋孙道德，四川益州人也。素奉道，职任祭酒， 

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道 

德曰： “苟心要求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如此可有 

后望也。 ”德遂罢不事道，丹心投诚，归诵观世音，少 

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产男。(出《冥祥记》) 
晋琅琊王珉，其妻无子，尝祈观世音，云乞儿。 

珉后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悦之。僧曰： “我死，当为 

君作子。 ”少时道人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语，即 

解西域十六国梵音，大聪明，有器度，即晋尚书王洪 

明身也。故小名阿练，叙前生时，事事有验。(出《辨 

证论》) [4] 

后来，随着观音信仰的播撒，人们逐渐主动诵读 

观世音经求子。如《冥祥记》载： “宋居士卞悦之，济 

阴人也。作朝请，居在潮沟。行年五十，未有子息。 

妇为取妾，复积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发愿诵观音经 

千遍。其数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时即元嘉十 

四年也。 ” [4] 再如初唐时期的释道丕，是其“母许氏为 

求其息，常持《观音普门品》，忽梦神光烛身，因而妊 

焉” [5] ；那得到武则天重用的高僧万廻，俗姓张，是 

其母“祈于观音像而妊廻” [6] ，廻生愚，八九岁仍不 

能语，但因有观音的庇护，最终还是出人头地；宋代 

天台宗的尊式， 也是“其母王媪乞灵于古观音氏求男， 

一夕梦其舍洒然而美好女子以明珠绶使口咽之” [7] 而 

生。唐宋以降，开始大量出现祈求观音送与儿子的灵 

验故事。如《夷坚志》中许洄妻“孙氏临产危苦万状， 

默祷观世音，恍惚见白髦妇抱一金色木龙与之，遂生 

男。 ” [8] 这无疑说明，送子观音信仰此时在民间已是比 

较流行。正因为如此，一些民间信仰的神灵，为了增 

加其神性，也往往附会上观音送子的传说，把他们的 

身世和观音联系起来。如妈祖是其父母“行善乐施， 

礼大士求子，后母梦大士曰‘汝家世敦善行，上帝式 

佑，出药刃云，服此当得慈济之贶’道妊，诞时霞光 

夺室……” [9] 。 临水夫人是观音菩萨赴会归南海时， “见 

福州恶气冲天，乃剪一指甲化做一道金光，直透陈长 

者葛氏投胎” [10] 而生。等等。 

观音送子是如此灵验，人们向观音求子的形式更 

是多种多样。有观观音像而得子的，如《观音慈林集》 

中记载说“何隆五十无嗣，乃奉千手千眼大悲像，朝 

夕虔礼……梦大士授红儿，连举三子” ；有许以灯油钱 

以求子的，宋代就有“弟子庄宁妻吴氏百六娘共施净 

财三十六贯文就东谷庵烛长明无尽灯一椀供养观音菩 

萨功德祝献自身行年本命元辰乞求花男子，早遂心 

愿” [11] 的碑刻记载。而礼敬、诵经则是最常见的求子 

行为，各种灵验故事集中多有记载： 

《灵应记》中记载：吴江潘照，焚疏大士前求嗣， 

次年花朝举一男。《狯园》云“章藻年近七十，无子， 

礼大士，梦座前印香盘一子字，旋亲生男” 。《现果随 

录》： 清初谭宪卿， 家饶无子， 他以五千金兴大悲忏坛， 

礼忏四十九日，妾即生子，胞衣白，妻乃发心捐千金 

建白衣阁，未几，亦生子，胞衣如初。 [12] 

与人们这种多样化的求子方式相对应的是，观音 

送子的方式也十分神奇。有以明珠入口而生男的，如 

尊式的母亲；有给与金色木龙而得子的，如许洄妻； 

还有梦观音授与红儿而得子的，如何隆，等等。这些 

神奇的送子方式实际是人类文化中“交感巫术”思维 

的衍生。 

观音不仅有着送子的功能，而且还可以使女身转 

为男身。如有这么一则故事： 

荆州黄叟，老而鳏，笃孝好善。一女嗣姑，年十 

四，随父读，慧而贤，绣白衣大士像，礼拜甚虔。一 

夕梦大士曰： “汝父孝义，不应无后，奈年老，我以汝 

子之。 ”啖以红丸，女觉热气一缕下达，昏瞀者七日， 

醒则又化为男身。 [13] 

要而言之，只要人们至诚礼拜、祈祷，观音就会 

给他送来儿子。 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波折， 如《转 

劫论》中记载了白衣观音本来要送一儿给虔诚祈祷她 

的翟楫，却被一头牛挡住，结果其子没能长大成人， 

原来是翟家嗜好牛肉。翟家继续祈祷观音送子，观音 

托梦告知，翟家不再食用牛肉后，观音又送了一个儿 

子给翟家，得以如愿。观音送子，竟会被一头牛所阻 

挡，是大士的神力不及一头牛吗？当然不是，其实是 

人的善福力不能胜过恶业力，当其能改过而最终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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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加彰显了观音的慈悲心怀。 

向观音求子的灵验故事确实很多，民国时期的信 

士万钧总结说： “颂观音经，凡有所求，莫不如愿，而 

得子之报， 尤彰彰在人耳目间， 即以见闻所及者言之， 

不下数百事。果能失诚力行，即数应无子者，亦见转 

移定数。其本来福厚者，自必获报益崇。又亲见无子 

人，倡率同志，持斋诵印经卷，兼修桥路，点夜灯， 

济贫穷，设义学，埋遗骸等善举，不出数年，无不举 

子。真可操券得之也。 ” [12] 可见，在信士们看来，当 

你有了善举，积得后福时，观音也就给你送来了儿子。 

在那种求子若渴的社会里，以此种报应来激励人们向 

善，确实有着极大的号召力。 

二、送子观音信仰的习俗 

在这些灵验故事的宣传之下，人们对于送子观音 

娘娘的崇拜更为虔诚了，千百年来在我国各地形成了 

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比如，有为求子而拜观音为干 

娘的，在顾禄《清嘉录》卷二云： 

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 

施佛前长明灯油，以保安康，或供长幅，云： “求子得 

子，即生小儿，则于观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长寿。 ” 

未育向观音求子，得子后向观音寄名，保佑子女健康 

成长。 [14] 

有偷观音身边的什物以求子的，在江苏等江南地 

方流传着偷观音的绣花鞋以求子的习俗： 

青浦黄渡镇妇女之无子者，必往镇东祖师东堂之 

送子观音前，烧香告祷，并暗中将送子观音之绣鞋， 

偷去一只，云即能生子。惟生子以后，须寄给与观世 

音为干儿子也。或遇有生子人家之三朝，或能六朝， 

祭天生婆婆之红蛋偷而食，亦能生子。生子之家，三 

朝或六朝，祭天生婆婆以后，焚锭送出时，如有无子 

者，可命送至其家之门首，云系“送儿子来也” 。在妇 

人怀孕，倘将雄黄配在身畔，方可转女为男。 [15] 

另还可以偷取观音像前的纸糊童子以求子的，据 

《吉林奇俗谈》说，吉北白山四月二十八日开庙会， 

求嗣者皆诣观音阁，于莲花座下窃取纸糊童子一，归 

家后置褥底，俗谓梦雄可操左券。 

还有广州等地方的生菜会，也是祈求观音送子的 

主要活动， 只是在后来还伴随着观音开库的民俗活动， 

这里折射出人们对观音的祈求目的从单纯求子到求 

子、求财兼顾的变化 [16] 。在 1956年正月廿七日的《星 

岛日报》中，记者对香港当时慈云山观音庙的“观音 

借库”有颇为生动的记叙： 

昨为世俗所谓观音开库日子，上环太平山街之观 

音庙，保良局新街之水月宫，九龙黄大仙侧之慈云山 

观音古庙等，昨由晨至暮前往膜拜之男男女女，均人 

山人海，一般妇女多于是日□拜观音“借库”，不外 

求财求子，返家时多携有生菜，生姜，茨菇等物，并 

手持风车，取其运程有如风车之转，太平山街与保良 

局新街固然挤塞，过一渡海转两次车才能到达之九龙 

慈云山，同样挤塞，上山下山轮车之妇女，状若长龙， 

其热闹已可想见。同时，该山之麓有屹立嶙峋之巨石 

累累，名之曰姻缘石，照宝石，一般妇女攀登峭壁俯 

伏石面。 [17] 

山东聊城供“观音大士，手把一孩，旁有金童玉 

女，还有一男子，背褡子，前后装婴儿，头露于外， 

称‘送子哥哥’” 。 [18] 

江西的傩面具中有一种叫和合的傩面具，有些和 

合傩面具是胖娃娃的样子，如南丰傩、广昌傩，这样 

的傩神又具有了送子的功能，称之为“送子和合” ，这 

种傩舞在新婚洞房中经常表演，唱词为： “十朵莲花九 

朵开，离了南海到此来，手中抱定长生子，积善人家 

去投胎。 ” [19] 这是送子观音信仰在民间的另一种存在 

方式。

在古代戏曲演出中，还有专门求子的“求子戏”， 

有专门的《观音送子》剧目，大都结合各地的风俗， 

对观音送子进行了形象演绎。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 

撰文专门阐述。 

综上可以看出，送子观音信仰从古到今在大江南 

北都是十分盛行的， 而且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习俗。 

三、结语 

总的说来，送子观音的信仰，是一个动态的发展 

过程。古印度的观音信仰，以“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的承诺满足着人们的求子愿望。传入中国以后，受中 

国文化中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送子观音信仰 

逐渐发展成为祈求观音送儿子的信念。当然，也必须 

指出的是，在中国早期的观音信仰中，由于普通大众 

有更多的解难救灾的渴求，观音送子的信念在整个民 

间观音信仰中一开始并不是很突出。后来，随着观音 

信仰的不断传播，不断与中国文化相交融、叠合，观 

音送子的功能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了观音信仰的主 

要功能之一，并形成了专职的形象——送子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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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rmation of the Belief of Songzi Guan Yin and 
the custom in the folk 

ZHOU Qiu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culture  always  has  the  thought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life,  so  it  forms  the profound 
belief of generational deity in the folk. The belief of Guan Yin in ancient India had the connotation, that if one prays for 
a  baby,  Guan  Yin  can  endow  him/her  one.  The  thought  blends  rapidly  with  the  Chinese  generational  culture  after 
spreading to China. The function that Guan Yin endows a baby to people becomes more and more influencing, and it 
turns into the chief function gradually. At this course, the image of the full­time job Songzi Guan Yin comes into being. 
It can be found in many customs of Songzi Guan Yin belief when this belief spread wide. 
Key Words: the folk belief; songzi Guan Yin; custom;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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